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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在人间假日

读本

谁将为百姓餐桌
端上海鲜？

■出路一：远洋捕捞

异议：大鱼捕回来了，普通老百姓
买不起。

“满仓的小鱼小虾，大鱼成了稀罕
货”…… 9 月 16 日，在胶南积米崖港，
鲁胶南渔 0857 号在开海后打回的第一
网鱼让媒体多少有些失望。

仅仅一周后，积米崖码头挤满了前
来采购鲜鱼的人和车，靠岸的数十艘捕
捞船只，个个鱼虾满舱。“ 1500 元买条
大黄花”、“20万斤海鲜5小时被售光，
净收益近百万元”上了各家媒体头条。

24条大马力渔船的所有者，胶南
市琅琊镇大禹渔业总经理陈宝华说，此
次出海的大马力渔船远洋捕捞作业最
远到达南海，捕上来的鱼有 40 多种，不
乏野生大黄花鱼、鳘鱼、白鳞鱼等近海
罕见鱼种，重量超过半斤以上的大鱼占
了八成以上。
“ 20 万斤鲜货，基本高价卖给了大

酒店和批发商。1000 多元卖掉的一条
2 斤多的大黄花，据说摆到桌上能卖到
2000 元以上。”船长杨先生兴奋地说，
这次远洋捕捞的鲜货平均价格在每斤
20元—30元，平均每条船经济效益近
25万元，是近海捕捞效益的10倍。

这支6000万元重金打造的远洋船
队在出海半个月后，带回了陆上人们盼
望已久的“鱼虾满舱”。胶南市市长姜军
建在此次远海（洋）捕捞船队首航仪式
上曾表示：“新建成的大马力远海捕捞
船队是胶南捕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提升了我市参与国内国际渔业资源开
发与竞争的整体水平。”

胶南市海洋渔业局工作人员说，有
了这种大马力渔船，全市总捕捞量将提
高 37%。在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形势
下，渔民收入下降，多数小渔船亏损，发
展大马力渔船可以实现渔民增收，也能
增加市民餐桌上的海鲜数量。

但在张小兵和于树银看来，远洋捕
捞不过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老路。
“10年前我们出海到大公岛就算是

出远海了，鲜货多得拉不回来。后来，咱
们出黄海都快到韩国了，大黄花、大偏
口鱼虽然多了一些，但价格贵了。”张小
兵说，远洋捕鱼这一行青岛一直就有。
10年前近海捕上来的大黄花、黑头、偏
口鱼、虾虎、鲜虾、八带，那渔船一上岸
就能引来一群人。二三斤的黄花鱼7毛
钱一斤，巴掌大的梭子蟹8块钱。现在，
远洋海捕鲜货价格涨了二三十倍。“大
鱼捕回来了，但普通老百姓买不起。”
“因为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很多渔

民不得不冒险前往争议海域，甚至公海
捕捞。”窦硕增教授说，这次，我国渔民
在钓鱼岛附近被日方扣留，以及之前在
南中国海捕鱼受阻事件，虽然表现为领
土主权之争，但都反映出近海渔业资源
枯竭，渔民不得不远洋求鱼的现状。

■出路二：增殖放流

异议：在某一海域人为增加某种鱼
虾的数量，会破坏生物链。

窦教授分析说，解决城市人群水产
品需求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远洋捕捞，
一个是养殖。由于远洋捕捞成本高，而
且中国还没有形成能够跨洲际捕捞的
远洋作业船队，小规模远洋捕捞的海
鲜，工薪阶层吃不起，未来吃到的海鲜
很可能就是养殖水产品。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大规模进行水
产养殖和增殖放流，但窦教授对此持有
异议：“在某一海域人为增加某种鱼虾
的数量，将会形成优势鱼种，削弱其它
鱼种，进而破坏生物链。”现在有些地区
引进的鱼虾品种，成了当地没有天敌制
约的入侵物种。

而随着某种鱼虾种类的大量繁殖，
不可避免地产生基因变异、病变，甚至
可能出现转基因鱼、虾。“就像国外为了
提高产量而研发出的转基因畜禽，它们
个体可能更大、更有肉，但会存在威胁
人类健康的基因缺陷。”窦教授说。

另外，养殖水域基本处于交换水流
较弱的封闭水域，给鱼虾投食饵料和粪
便，将会对近海水质造成严重污染。而
从营养和口感上看，养殖水产品都无法
替代海捕水产品。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张秀
梅认为，窦教授这三种推测并非杞人忧
天。在 2007 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报
告中，专家预测2050年，海洋渔业资源
将全部枯竭，人们只能近海养殖获得水
产品。而传统渔民这种职业的消失，正
是这一现象的前奏。

正正在在消消失失
的的渔渔民民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崂山区南姜码头

旧村改造后有了新选择

“出海一上午，就打了这么一百来斤的
小鱼小虾，卖都卖不上价，不干了。”9 月
29 日一早，崂山区沙子口南姜码头渔民王
传忠恹恹地上了岸。
“你看看，在近海只能打出这点东西，

都不够油钱。”王传忠打开船舱，皱着眉头
用桶舀出自己这次出海的“战利品”：少量
的 10 厘米左右的虾虎外，更多的是连手指
头粗细都不到的小鱼小虾、酒瓶盖大小的
螃蟹、鸡蛋大小的八带……

临近中午，鲁崂渔 3082 和 3402 也回
船靠岸。买海鲜的市民立刻围了上来，一看
满舱的鱼子鱼孙，人群立刻又散开了。
“今年开海后收成不好，什么也打不上

来。”渔民们纷纷摇头。
开海不到 3 个星期，不同版本的“禁

海”条例便来了。
“早上渔政部门来了，说我们的网太密

了，国庆后要换网眼大的，不换就罚钱。”渔
民孙师傅说。
“海货难打，渔网还要开大，打不着了

大不了转行。”在码头等待丈夫的吕女士
说。

吕女士并没有说笑。
今年，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南姜码头等

四个渔业社区将进行旧村改造，新的沙子
口将被打造成为滨海特色小镇。地产商跃
跃欲试，想把这一区域改建成青岛的“新八
大关”。

曾经的码头将要改头换面。虽然每年
的开海照常来临，但南姜渔民却多了许多
选择。
“谁会在乎这最后一网鱼？”南姜码头

上，1983年出生的小伙王超说，如今南姜
村里，几乎不再有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打
鱼，大家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如果旧村改造
后住上楼房，家里连放渔网的地方都没有。

崂山区海洋渔业局渔政处工作人员郭
先生说，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青岛周边的渔
村不断减少，2002 年前后，山东头、麦岛等

渔村因为城市发展相继消失。2006 年，石
老人海域的王家村渔业社区也成为城区。
从 2004 年至今，崂山区 2000 条渔船减少
到现在的 1464 条，渔业从业人员从 5000
人减少到 2000 人。
“很多人因为土地开发发了家，有开饭

店宾馆的，还有做小买卖的，这部分劳动力
很快就被城市消化了。”郭先生说。

即墨鳌山卫镇老渔村

渔民的热情

被资源枯竭耗尽了

“谁会在乎这最后一网鱼？”
在即墨鳌山卫镇于家沟村，今年 52

岁，打了 30 多年鱼的老渔民于树银回忆
说，当初他让两个子女继续打鱼时，他们也
说过同样的话。

沿着青岛市滨海大道出城 40 分钟，明
朝时期就已存在的渔村鳌山卫镇便出现在
面前。虽然只有零星城市化迹象，但近海渔
业资源枯竭正在耗尽这个古老渔村最后一
批渔民的热情。

鳌山卫镇政府工作人员毕先生说，最
近 5 年，整个小镇船只减少了四分之一，目
前仅六七个村庄主要还在从事渔业捕捞。

于树银张开手，让记者握。这只手满手
老茧，根本握不动。
“瞧，这就是老渔民撒网、收网干活的

手。”于树银的两个孩子，现在即墨即发集
团做纺织工，一个月挣两千多元，不愿再当
渔民。

于树银说，上个世纪70年代，村里年轻
人几乎都出去打鱼，那时打到的鲅鱼能有一
人多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最大的鲅鱼有
一米多长。他们这一代人有的不再打鱼，有
的改为养殖。到了现在，他们村300多户人家
基本没有从事渔业捕捞的了。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专门从事海洋渔业
与环境研究的窦硕增教授说，中国近海渔
业的枯竭在最近一二十年表现得尤为明
显，特别在黄渤海域，主要经济鱼种如红加
吉鱼、鸦片鱼、带鱼等鱼种濒临灭绝。作为

标志鱼种的小黄花鱼虽然资源得到一定恢
复，但重量在二三斤的大鱼十分罕见。而
10 年前十分常见的中国对虾，现在也基本
靠养殖。

最近几十年，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恶
化，渤海三湾现在已经无法形成渔场，烟威
渔场、黄河口渔场不复存在。山东仅莱州湾
一带尚有一定渔业资源。“世代以来依靠小
船在近海捕捞作业的大量渔民，现在几乎
面临无鱼可捕的失业状态。

而在于树银口中，他曾经七天七夜与
“满浪上空”的风暴搏斗的传奇，也只能给
孙辈唠叨了。

青岛市老城区小港湾码头

渔民改行不愿再玩命

青岛市老城区的小港湾码头，中午时
分，几条渔船整齐地停靠在码头，海面显得
十分清静。

17 岁就开始在这里捕鱼，今年 41 岁
的张小兵说，十年前的捕鱼季，这里到了中
午就能停下百十艘渔船，现在不足10艘。

与小港湾码头一墙之隔的青岛水产品
批发市场，张小兵就在这里摆摊卖海鲜。

上午10时，整个市场只有蟹虾和少量
贝类在卖，因为没生意，几个商贩在下象
棋。记者凑上去与他们聊天，他们扭过黝黑
的脸，只是冲着记者笑笑，并不言语。
“捕鱼的都是木头，来，咱俩拉拉呱”，

张小兵说，他跟前这几个伙计以前都是渔
民，在海上单调惯了，不爱说话。
“眼前的这片海，已经不再是 10 年前

的样子喽。”张小兵说，约有六成鱼种几乎
都绝迹了，一种带“翅膀”的飞鱼，以前是网
中常客，现在被他珍藏在家中当标本了。

捕鱼量的减少最终改变了张小兵们的
生活。张小兵有许多一起出海的兄弟，现在
有开饭店的、跑货运的，也有做外贸的，只
有他还在干着跟鱼有关的职业，但即使是
卖鱼，也因为打上来的鱼少了，钱也挣少
了。

张小兵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三种
职业因为危险和单调没人干：捕鱼、下矿井
和当油田工人。“捕鱼年年死人啊，那时每
个村一年因为捕鱼死个二三十口子人是常
事。现在虽然人身保险能赔19万，但谁为
这点钱出去玩命？”
“现在不捕鱼了，我一点也不后悔。”张

小兵坦言，出海遇到台风，回家的时间就要
推后几天甚至半个月，中间缺水断粮，白天
风吹日晒，这种苦涩只有渔民自己知道。
“很多人精神抑郁，回来很长时间不会说话
了。”

即便如此，张小兵还留着一只小船，偶
尔出海钓鱼过过瘾。
“咱们中国的捕鱼技术是先进的。”张

小兵说，在公海上，见到最多的是韩国人，
他们向中国渔民要得最多的一是技术，二
是白酒。中国渔民都知道在礁石间下锚撒
网，可是韩国渔民却在礁石上下锚，往往中
国渔船已经鱼虾满舱了，韩国渔船还要在
海上逗留多日。“不过现在技术再好也不行
了！”张小兵说，近海鱼少了，渔民也没辙。

“他们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
在英国作家菲兹杰拉德的小说《离岸》中，她
这样描述生活在船上的人们。

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间，渔民——— 青岛
这个滨海城市中最不可缺少的职业，随着城
市化进程以及近海渔业资源消失走上陆地，
远离渔船。

“谁会在乎这最后一网鱼？”已经离开、
或正在离开的渔民们不会在意。近海鱼没
了，谁还会去当渔民？开餐馆，搞养殖，当鱼
贩子，外出打工，都比当渔民强。但那些自小
吃惯海鲜的滨海市民，如今只能对着来自远
洋捕捞、二三斤的黄花鱼咽口水了。“一千多
元一条大黄花，谁吃得起？”

渔民这一职业的消失，或许，正是我们
吃不着真正海鲜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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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渔场：盛产带
鱼、大黄鱼、小黄鱼、墨
鱼，目前仅剩下带鱼

黄渤海渔场：中
国对虾、带鱼、大小
黄花鱼。现在带鱼和
中国对虾消失

南海沿岸渔场：
金色小沙丁鱼、鲐
鱼、鲔鱼、金枪鱼，目
前保护较好

北部湾渔场：沙丁
鱼、比目鱼、鲳鱼、鲭鱼；
刺鲳、银鲳鱼逐渐减少

我国四大渔场主要鱼种。 制图：石岩


